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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青海海北草原的辽阔
举目四望，望不到边际
草原青青，生生不息
足够喂养一代又一代的牛羊

小黄花、小白花、小兰花
点缀在茫茫无际的绿野里
在蓝天光耀下，似镶嵌在
大草原里的小珍珠，别样惹眼

随处搭建的简易帐篷里
游客们三五成群围坐，谈天说地
与不远处嚼着青草的牛羊
定格在一个个摄影师的镜头瞬间
同构一张张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

青海湖
伫立湖畔的山顶
远眺青海湖
蓝天之下，云雾缭绕
蓝汪汪的湖水，晶莹悦目

湖水的静谧与深邃
不知道魅惑了
多少诗人词家欣然奔往
不知道成就了
多少文人墨客的美词佳句

湖畔的沙滩或沙岛
被持续推进的绿化工程
将渐变为一块块
或一座座绿洲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躺下，头发散开，脚趾松开
任扁担和包裹逃逸

成为草的一部分
与泥土混在一起
头低得不能再低

不再跌倒，不再听到破碎的声响
阳光砸下来，溅起一身光点

他惊讶地发现
每次压倒的那些小草
总能挺拔如初，直刺苍天
正如他的每次爬起

人间最幸福的苹果
瓜熟蒂落，落叶归根
这些自然界的定律
被一只老掉牙的苹果识破

长在树的高处，藏在枝的暗处
这只苹果的一生，没被虫叮
没被鸟咬，也没被人摘走
至于水果店光鲜灿烂的苹果
不过是些夭折的生命罢了

这只苹果得以慢慢变老
功德圆满，寿终正寝
有一天它掉落树下，身体散成泥
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

来年春天，两片新叶
自果核破土而出
风说，这真是人间
最幸福的苹果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7岁那年，我背着母亲用蓝花布缝的
小书包，第一次踏进村里的小学。7月的
太阳是个火球，操场的黄土地被晒得裂开
细缝。教室里，我们趴在掉漆的长木桌上
写字，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眼睛，涩得人直
眨眼。一下课，同学们就跑到学校后院的
农民家，对着水缸舀一瓢冷水，冰凉的水
滑过喉咙，却压不住心底的燥热。

那天中午，蝉在窗外的老槐树上叫得
声嘶力竭。忽然，后排传来一阵细碎的

“嗞溜”声。扭头一看，邻村的小胖正举着
个东西，眯着眼慢悠悠地舔着。那东西裹
着层薄纸，露出的部分白花花的，融化的
水滴顺着他的手指滴到课桌上，他用舌头
飞快地舔掉。

“这是啥？”我们一群孩子呼啦一下围上
去，眼睛瞪得溜圆。小胖得意地扬了扬下巴：

“这叫冰糕！城里来的，你们肯定没见过！”我
盯着小胖手里的冰糕，喉咙忍不住动了动，仿
佛已经尝到了那股从未有过的清凉。

放学路上，我脑子里全是那根白花花
的冰糕，它像个小小的钩子，勾得我心头
发痒。回到家，母亲正在灶台前忙活。我
像个跟屁虫，围着她转来转去，终于忍不
住小声问：“妈，你啥时候去赶场？”母亲挥
着锅铲，头也不抬：“咋了？”“我……我想
吃冰糕。”我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眼睛却
死死盯着她的背影。

母亲沉默了片刻，锅铲碰着铁锅，发
出“哐当”一声。“小孩子家，吃啥冰糕？”她

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可我不肯罢
休，拽着她的衣角晃来晃去：“就吃一次，
就一次嘛！”母亲被我缠得没办法，只好叹
了口气：“赶场时再说吧。”

每天早上睁开眼，我先摸出枕头下的日
历本，用铅笔在当天的格子里打个钩。母亲
终于要赶场了。她凌晨就起来，梳了梳头发，
背着背篓往镇上走。临走时，她摸着我的头
说：“在学校好好听话，回来给你带冰糕。”

课堂上，我盯着黑板上的粉笔字，脑
子里却全是冰糕的样子——它会不会与
小胖的一样？外面包着什么样的纸？甜
得会不会让人眯起眼睛？放学铃一响，我
抓起书包就朝家的方向奔跑。

“妈！冰糕呢？”冲进院子时，母亲正
坐在门槛上择菜。

母亲的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嘴角抿
得紧紧的，平时总是带着笑意的脸，此刻布
满了愁云。我伸出去的手一下子停在半
空，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出什么事了？过
了一会儿，母亲才放下手里的活计，小心翼
翼地打开从口袋里掏出的手帕——里面没
有白花花的冰糕，只有一根光秃秃的冰糕
棍。“妈对不起你。我在街上给你买了冰
糕，怕弄脏了，就用手帕裹得严严实实的。
哪晓得天气太热，走在路上就化了，到家就

剩这根棍了……”她粗糙的手指，捏着那根
冰糕棍，像是捏着什么稀世珍宝。

我看着那片湿痕，忽然想起母亲平时
有多节省：家里的鸡蛋，舍不得吃总是拿
去赶场换钱补贴家用；家里的煤油灯，总
是伸手不见五指才肯点亮；身上的衣服，
总是补丁叠补丁也不愿掏钱买一件……

“妈，没事的，冰糕又不能当饭吃。”我
伸出小手，拭掉母亲眼角的泪痕。

母亲把我搂进怀里，她的肩膀在微微
颤抖。“傻孩子。”她哽咽着说，“是妈不好。
下次赶场，妈一定带你去，让你在街上拿着
吃，那样冰糕就不会化了。”一股凉风从山
梁上吹下来，吹散了我心头的酷热。

暑假里的一个赶场天，母亲真的带上
我前往。在镇上的供销社门口，我
终于吃到了冰糕。甜丝丝、凉沁沁
的糖水顺着手指淌，我慌忙舔
掉，生怕浪费一滴。母亲站在
旁边，满脸堆笑，晌午的阳
光打在她脸上，眼角的皱
纹里盛满了母爱的温柔。

那支融化的冰糕，没
有凉透我的夏天，却暖透
了我的一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老秦是个“猫司令”的消息在小区不胫
而走，被人们传为佳话就是不争的事实了。

老秦年近六旬，清瘦，中等个子，相貌平
平，很难把他与老板挂上钩，可他的确当过一
家民营公司的老板。后来市场行情不景气，
他的公司只好注销。然而，哪里跌倒哪里爬
起来，他与妻子商议，利用原来的办公室开了
一家打印店，也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还是要多行善事，多积功德哟！”一
天，老秦想了很多，鼓起勇气对妻子说。妻
子当然支持他的想法。可行什么善事呢？
老秦突然想到了小区那只右后脚直直地拖
着走路的残疾流浪猫，萌生了收养的念头。

于是，夫妻俩把那只残疾流浪猫收养
到了办公室，买猫粮、当铲屎官、抱去宠物
医院看病，忙得不亦乐乎。残疾猫解大便
困难，挺难受。老秦就谨遵医嘱，给它抠、

掏，费了不少劲，总算解决了“大问题”，保
住了残疾猫的命。在老秦精心饲喂下，那
只残疾猫后来不仅能走路，还能跳到板凳
上让夫妻俩撸。

不久，小区的流浪猫多起来了，大多
瘦骨嶙峋，惨不忍睹。老秦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决定统统收养起来，既解决它们
吃饭、居无定所问题，又让残疾猫有了伴，
还能积德，一箭多雕！这下，办公室的流
浪猫数量很快达到了15只，仅猫粮每月
就得花上千元，而且还要投入大量精力管
护，影响老秦的生意就成了必然。可老秦
顾不了那么多，在妻子支持下，硬是做到
了生意、喂猫两不误。

值得欣慰的是，小区那块小坝子派上
了大用场，成了流浪猫的乐园。每每看到它
们越来越可爱的模样，老秦心里就感到欣

慰，还信誓旦旦要一如既往地善待它们，以
不负存善心、行善事的初心。当然，也有人
说他不务正业：“生意都做不赢，还收养猫，
真是异得很哟。”“收养猫是在求名，想当模
范。”……对这些闲言碎语，老秦没去计较，
只笑了笑，依然走自己的路，累并快乐着。

时间一长，老秦就被小区业主们称为
“猫司令”，一时间声名远扬，成了小区的
风云人物，就连小孩见了他，也会投去敬
佩的目光。听着一声声“猫司令”的尊称，
老秦心里那个爽不言而喻。后来，业委会
还向社区作了推荐，以培育先进典型，带
动更多的人做善事、献爱心。

对这些，老秦笑了笑，继续心甘情愿
地当他的“猫司令”，继续唱好《爱的奉
献》。（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副主席）

下午，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落下
来。我站在学校门口准备打车回家，身
后飘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李老师！”
回头一看，是一位中年妇女，穿着一件
黑底碎花上衣。见我一脸疑惑，她布满
皱纹的脸上立刻堆起笑：“我是小玲妈
妈。”关于小玲的往事一点点浮现在我
的脑海。

小玲是个智力障碍的孩子，个子很高，
坐在教室后排靠窗的位置。她很爱笑，上
课回答问题，总是笑眯眯的。写字虽然慢，
却会努力把每一笔描得方方正正。

有段时间，因为班上的孩子们感染了
甲流，只好上网课。小玲妈妈的老年手
机，无法安装微信。考虑到小玲有一定的
学习能力，我就打电话告诉她学习内容，
让她辅导孩子。

起初，小玲妈妈很不耐烦：“老师，小
玲还没起床，我要去干活，你不用耽搁时
间打电话。”“总能学一点的……”我的话
还没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尽管这样，我依然坚持一周打两三次
电话，不过打电话的时间换在了晚上。我
先和小玲妈妈拉家常，等气氛变得轻松愉
快了，才谈到小玲的学习和生活自理能力
的培养。坚持了一段时间，小玲妈妈才向
我敞开心扉：“最近小玲天天睡懒觉，起床
就守着电视看，我想尽了办法，她也不改，

想着反正都是残疾娃儿，教了没

多少用，就不想管了，没想到你还经常打
电话来关心她。”

我连忙安慰她：“大家一起想办法帮
助小玲。”接着，我向她细数小玲的闪光
点：“小玲很有礼貌，老师布置的作业也会
认真完成，还经常帮助同学，她在学校起
得很早。你让她做些家务，锻炼下身体，
早起就用零食或者喜欢的东西奖励……”

“谢谢老师，我用你的方法试下。”小玲妈
妈感激地说。

两周后，小玲妈妈打来电话，声音里
是藏不住的笑意：“谢谢李老师，昨天早上
我煎了鸡蛋，她闻着香就起来了，还帮我摘
了菜。一个孩子都这么难管，一个班十多
个学生，终于体会到你们的辛苦和不容易
了。”小玲妈妈的话，让我心里一暖。

毕业时，小玲年龄小，就转到下
一个年级。这件事，就像风吹过水
面，了无痕迹。没想到，过了这么
久，她还记着。

此刻，她从脚边的蛇皮袋里
摸出个黑色塑料袋递给我：“李老
师，我自己种的紫薯，给你拿了几
根，谢谢你，经常关心我们家小
玲。”我连忙摆手：“应该的，不用客
气。”见我不接，她急了，硬把袋子往
我包里塞：“不值钱，你莫嫌弃。其他
老师我也带了。”

她的手碰到我的

手臂，我看到一双粗糙如枯藤的手。想到
这双手，种过地，洗过衣，这些年一点点搀
扶着小玲长大。此刻，她正捧出自己的一
颗心。想到这些，我突然改变主意，伸出
了手：“谢谢您！”风一吹，我闻到一股泥土
的味道。

见我收下礼物，她的眉头一下舒展
开，脸上的笑容也明媚起来。她朝学校里
面张望着，等着把心意交到其他老师手
里。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一袋紫薯 □李黄英

融化了的冰糕 □徐成文

猫司令 □何龙飞

能懂的诗

草原青青
（外一首）

□钟其贵

草地躺
（外一首）

□殷贤华


